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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味”浅说
□马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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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属于“儿童诗歌”这一文体中基

础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古来对

“童谣”一词有特定的含义，1914年周作人

对儿歌的研究还原了其属“儿童”的地位，

肯定其对儿童“艺术”的作用。童谣是儿童

歌讴在口头的文学，与其日常生活经验有

机融为一体，文学接受具有身体在场、实

践性强、传播力久等灵动的特点。马筑生

老师一文以“童谣味”入题考察童谣之所

以为童谣的那些特殊的性质，也就是童谣

的“文学性”，他将其阐述为“言、象、意”水乳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一

基础文学原理研究对于当代新童谣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李利芳

儿童文学远行叙事中的“家”
□江 雪

当代新童谣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但童谣作
者水平良莠不齐，也出了一些比较差劲的作品。像
主题政治口号化、题材空洞化、构思一般化、语言
成人化、幼稚化、口气生硬教训化、形象虚无化、表
现形式单一化、表现手法陈旧化、“诗”“谣”“歌”

“谣”模糊化、作品同质化等这些童谣的“天敌”，都
寄生在一些童谣作品之中。一言以蔽之，一些童谣
作品缺乏“童谣味”。

童谣既然是歌谣体的诗歌，它就应该表现出
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风格
韵味。或蓬勃，或热情，或淳朴，或悲愤，或狂放不
羁，或缠绵悱恻，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童谣既是歌谣体诗歌，自有歌谣体诗歌之“味”。西
晋陆机(261年-303年)首开“以味论诗”之风，他
批评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五种弊病，第五种为“清宫
疏缓，缺少真味”。陆机之后，后继者蜂起，刘勰、钟
嵘、司空图等文论家先后提出“趣味说”“滋味说”
等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味”论。《辞源》对“味”
的解释有四，第四是“意义”“旨趣”等。诗学中所说
的“味”就是指意义、旨趣、情味。诗学中所说的

“味”，已经失去了生理学上的意义，变成了评价审
美、情感的一种符号。

什么是童谣味呢？概而言之，是指由童谣的
“语言”（言）、童谣的“画面”（象）与童谣的“气”势
（意）水乳交融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童谣的语言即创作主体所用之“言”，是创作
主体用来造“象”表“意”的材料，是一种客观事物。
总的来讲，童谣的语言直白、坦率、干脆爽快，直截
了当，同时又浅显、简明易懂，而且还非常具体，在
细节方面表意明确，不笼统，不抽象，此外，还具有
较强的对话性、动作性，生动性、形象性，通俗性和
音乐性。童谣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口语化
和生活化。口语化即口头语言化，像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脱口而出的语言，不拘泥于文字、句子的结
构。例如，数数童谣《九子棋》：

一二三，三二一，/ 辣子红得好欢喜。/ 摘它
两把丢桌上，/ 一个一个摆整齐。/ 我和妹妹桌上
坐，/ 要下一盘九子棋。/ 辣子桌上摆九个，/ 剩
了四个丢盆里。

童谣是古老的文体，其语言具有较多的“原始
性”成分。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中，童谣也很大程度

上主要在“没有多少文化”的“半开化”的孩子中传
播，而且其传播方式在相当一部分儿童中主要是
第一传播媒介——口头语言。因此，童谣的语言方
式自然要建立在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说”“唱”

“诵”“听”的传播方式基础上。口头语言在负载信
息的性能上和书面语言不完全相同，它分为日常
口语和文学口语。日常口语又称口头语，是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进行口头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它与
书面语相对立而存在，具有生活化的特点。这种生
活化的日常口语虽然没有书面语言准确周密，但
却比书面语通俗、简短、灵活，富于浓郁的生活气
息。口头语、书面语两种语言可以相互影响、相互
转化，形成文学口语。口语化生活化的童谣语言，
也是一种充分儿童化的文学口语形式，它以简明
为前提，以生动为根本。其用词通俗明白，语句结
构简单，还含有富于情态表现力的对话性语气，所
以往往能使作品产生一种将作者和儿童读者置于
一个场景中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的特殊效果，从
而拉近了作者和儿童读者的距离。

童谣的接受主体是儿童读者，一般来说，儿童
运用语言的能力较成人低，文学接受能力也相对
较弱，尤其年龄较小的儿童的阅读，还需要借助成
人讲述的帮助。这就要求童谣作品在相当程度上
保留着口头文学的许多特点。因此当作家为儿童
创作童谣之时，会更理性地使用通俗易懂、生动传
神的“童谣文学口语”去进行艺术的表现，这种儿
童化口语，也可以称之为“童谣语言”。

童谣的画面即创作主体用“言”所造之“象”，
也称“境”，是童谣作品所描绘出来的客观事物。童
谣有很强的民间性与大众性，它是民间流行的具
有歌谣特征的诵唱形式，表现内容十分广泛，主要
是诠释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与抒情诗
歌相比较，童谣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特点，即故
事性较强，有一个相应的故事情节。故事情节有三
个构成因素：人、环境，以及人在环境中的活动，就
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场面，也就是一幅幅生活
的画面——童谣的画面。

童谣的画面有“动的画面”和“静的画面”两种。
童谣所呈现出的画面，绝大多数都是动的画面（动
境）。以贵州民间游戏童谣《洋耳洋耳传传》为例：

洋耳洋耳传传，/火烧火龙传传。/老师公，/请起
喽！/太阳落坡没得？/落喽！/猪儿回家没得？/回喽！

这首童谣所展现的，就是一幅活脱脱的以儿
童活动为中心的旧时乡村生活画面，情节性很强。
故事情节的三个构成因素都有了：人——一群小
孩子和一位老师公，以及未露面的师母；环境——

乡村私塾，生活“道具”；人在环境中的活动——老
师公睡着了；（师母）的饭菜准备好了，有“爽拌洋
耳”，有“火烧”，还提来了“火笼”；老师公还在睡
觉，孩子们叫老师公起来（吃饭）；老师公被孩子们
叫醒了，他问孩子们什么时间了，野外放养的猪儿
回家了吗？作品反映出淳朴的民风，有浓郁的民间
生活色彩、独特的地域风格和韵味。童谣的对话很
多，且富于抒情性。

许多童谣也写静的画面（静境）。以物象童谣
《天鹅》为例：

美丽天鹅，/雪白羽毛。/弯弯脖子，/像个问
号。/望着水面，/似在思考。/风清水静，/别去打扰。

一只雪白羽毛的天鹅，在柳荫下，小河里，浮
在水面上，静静不动地凝视水面，那弯弯的长脖
子，在孩子的眼睛里，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
安静的自然的画面，就是童谣的“静”的画面。

童谣的“气”势是创作主体寄寓于“言”“象”之
外的，以其“情意”为中心的艺术境界，它是一种高
级的美感，是创作主体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
主观意识，反映出创作主体的个性审美意识。有人
认定，宇宙是因混沌之气运动生发而成的，因此

“气”也就成了构成天地一切的始基物质。庄子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知北游》)。文天祥有“天地
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诗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
开以气论诗文之先河，把哲学之气引入文论，提出

“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 的著名论断。一般
认为，诗的本质是“气”，它决定了诗的存在状态、
时空特征、创作目的、评价标准等。

诗歌总是显现出一种“气”势。我们所讲的诗
的“气”势，是诗人之“气”势，是诗人体内存在的决
定了诗人的精神活动的物质性力量。这种诗人之

“气”势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因此可
以说，所谓“气”势，其实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
的才性——诗人的精神状态在诗歌中的艺术体
现。童谣是歌谣体诗歌，自然也艺术地体现着童谣
诗人的才性——诗人的精神状态。诗人之“才”，是
他自身的艺术修养，诗人之“性”，是他先天的性格
特性和后天的精神气质的修养，才性是二者的水
乳交融。因此，童谣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的不
同，决定着童谣作品的“气”势，即文本之“气”与艺
术风格的不同。例如：

民间童谣《嫂嫂回娘家》呈现的是欢愉之“气”势：
花喜鹊，/叫喳喳，/叫声嫂嫂回娘家。/嫂嫂听

闻心欢喜，/转身回房抱娃娃。/走过瓜地不小心，/
踢着瓜藤跌一下。/起来抱起小娃娃，/连走带跑到
娘家。/外婆看看乖娃娃，/原来是个大冬瓜。/嫂嫂

慌张去瓜地找，/不见小娃娃，/只见有个大枕头。/
嫂嫂伤心泪流下，/急忙又回家。/原来娃娃还在
家，/引得大家笑哈哈。

这首童谣体现了“喜剧”的美学风格，作品以
幽默夸张和喜悦的语言，给人一种焕然一新和轻
松欢快愉悦的感觉。

游戏童谣《新农家》呈现的是柔和之“气”势：
鸡毛毽，/踢八踢，/农家新事告诉你。/踢一

踢，/爷爷山坡种桃李。/踢二踢，/爸爸水塘育锦
鲤。/踢三踢，/妈妈饲养放山鸡。/踢四踢，/奶奶手
编花草席。/踢五踢，/姐姐机器织毛衣。/踢六踢，/
哥哥网店卖城里。/踢七踢，/我背书包上学去。/踢
八踢，/笑笑嘻嘻小弟弟，/幼儿园里玩胶泥。

这首作品营造的则是柔和安宁的生活气氛，
以小孩子玩游戏式的口吻，展现出一种优美而富
有韵律的美学风格。

科技童谣《新打铁歌》呈现出阳刚之“气”势：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刀送我姐。/我姐让

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打铁一，/智能
量子计算机。/打铁二，/载人飞船又发射。/打铁
三，/北斗导航不简单。/打铁四，/杂交水稻袁院
士 。/打 铁 五 ，/海 军 配 备 两 航 母 。/打 铁 六 ，/
C919 飞首秀。/打铁七，/纳米技术创佳绩。/打铁
八，/手机购物送到家。/打铁九，/太空上面走一
走。/打铁十，/质子加速过测试。/打铁十一年，/平
塘看天眼。/高铁驰四方，/深海能下潜。

《新打铁歌》采用传统“打铁调”形式，写中国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展现出崇高的美学风格。

生活童谣（苦歌）《舅舅舅母不一样》呈现的是
伤感之“气”势：

马屁包蛋蛋啊白生生，/爹妈走了舅舅养外

甥。/刚刚到舅舅家还没坐，/舅母给外甥女绣花
针。/蓝绵线线啊红花花衣，/外甥女绣花啊早早
起。/舅舅给外甥女紫薯吃，/舅母叫外甥女打鹅
食。/舅舅熬汤给外甥女喝，/舅母叫外甥女去刷
锅。/舅舅给外甥女小糖糕，/舅母叫外甥女把水
挑。/舅舅给外甥女葵花籽，/舅母叫外甥女洗裤
子。/舅舅啊摇头叹一口气，/舅母啊脏水泼了一地。

这首作品通过书写舅舅、舅母日常生活中行
为举止的差异，表现出一种悲剧的美学风格。

童谣的语言（言），童谣的画面（象），童谣的
“气”势（意）只是童谣的一种初级美感，童谣创作
主体寄寓于童谣“言”“象”“意”之外的以其“情意”
为中心的艺术境界（味），才是一种高级的美感。童
谣味不是童谣语言（言）、童谣画面（象）与童谣

“气”势（意）的简单相加，而是三者的水乳交融。例
如物象童谣《老鼠》：

老鼠老鼠，/墙脚刨土。/得钱一罐，/老数老数。
再如童话故事童谣《白鹅指挥家》：
小河水，/哗啦啦，/白鹅要做指挥家。//“合唱

队，/排队吧，/公鸡母鸡别跳啦”//母鸭唱：/“嘎嘎
嘎”，/公鸭唱着“哈哈哈”。//公鸡唱：/“喔喔喔”，/
母鸡唱着“咯咯咯”。//斑鸠唱，/“咕咕咕”，/八哥

“呼噜”学小猪。//花喜鹊，/唱“喳喳”，/乌鸦唱着
“哇哇哇”。//大白鹅，/生气了，/板着脸儿训大
家：//“你唱你，/他唱他，/各唱各的要唱砸！”

由于童谣“言”“象”“意”的水乳交融，使两个
作品的蕴藉已经超出了文字的辞典意义，形成了
新的境界——“味”。两个作品的“味”非常浓厚，
但拆分来看，虽有“言”有“象”有“意”，然而“言”

“象”“意”外之“味”何在？因此，作品便寡淡无
“味”了。

在儿童文学的叙事元素中，“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
既是一个起点，又可能是一个终点，或许还是一种具有强烈意
义的背景。大部分时候，家象征着安全、保护和温暖。在早期
的民间童话叙事中，往往因为家的稳定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主
人公才会开启外出远行的经历。例如《白雪公主》中身在王宫
的白雪公主因为继母“入侵”原本的家庭而被迫流浪，进入七
个小矮人的家中；《亨舍尔和格莱特》中亨舍尔、格莱特两兄
妹面临着继母“入侵”、家庭贫困、食物短缺的窘境，被父亲带
离了家，丢弃在森林中。当讨论儿童文学中“家”的问题时，不
难发现“在家”和“离家”会构成不同的叙事内容，离家远行成为
儿童文学关于冒险叙事的开始，这正是儿童文学非常典型的叙
事情节。

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中讨论儿
童文学典型情节时指出，儿童文学的典型情节“遵循着这样的
模式：在家—离家—冒险—回家。家是给予安全的地方，但是
人物必须离家，因为家里不会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离家是激
动人心的，也是危险的，所以人物必须回家，通常是在发现宝
藏，获得知识、成熟之后”。以家为原点，它既是一次冒险的起
点，也是这次冒险的终点。这种看上去“回到原点”的叙事模式
其实前接远古英雄冒险历程模式，例如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
总结的“冒险—传授奥秘—归来”模式；后应儿童心理学对儿童
追逐自由、想象和刺激，但又渴望安全和保护、抚慰的心理研
究，同时也反映了成人儿童的二元关系中成人对于儿童安全的
希冀。

既往的研究大都将“家”看作儿童文学远行叙事中的一个
结构上的符号进行标记和讨
论，除此之外，儿童文学中的家
在远行中还具有何种意义呢？

首先，从大部分儿童文学
作品和研究来看，远行隐含着

“回家”的欲望和诉求。较为直
接的体现是，远行是为了回到
家才开始的。儿童文学中部分
主人公因为客观原因被逼离开
自己的家，为了回到家而不得
不踏上旅程，经历各种惊心动
魄的冒险，最终成功归家。这
意味着在儿童文学的冒险中，
主人公的身体离开了家，但精
神依旧依恋着家庭，因此最终
回归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身
体的离开与精神的依恋构成了
冲突，形成了冒险是为了回归
的模式。这显示了在冒险、回

家两种不同空间的冲击下，儿童文学表现儿童既渴望挣脱束缚
寻求自由、刺激，又依恋家庭渴望安全的状态。格林童话《亨舍
尔和格莱特》中两兄妹被父亲抛弃在森林里。通过智斗女巫，
两兄妹带着女巫的珍宝回到了父亲的房子——家，改变了家中
贫寒、缺衣少食的威胁，重新建构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家。虽然
他们被无情地丢弃，但仍然对家庭充满依恋，最终得到财宝仍
然只想回家。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是他们得以回家的物质前
提，也是冒险对他们的奖励。鲍姆的《绿野仙踪》里多萝西去寻
找奥芝国的奥芝，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回到家。多萝西踏上寻
找奥芝的冒险之旅是为了回家，一切的冒险经历都指向了回家
的目的。其中，鲍姆在作品中设置了一条“黄砖路”。这是多萝
西从小人国到翡翠城寻找大魔术师奥芝要走的路，往往被看作
是回家之路。因为“回家”的愿望支撑着，所以多萝西才能踏上
未知的冒险旅途，展开精彩又刺激的旅程。

另一个表现是，主人公希望通过主动远行来表达个体寻
找家及自我在家中的位置的欲望。安徒生的《丑小鸭》中，丑
小鸭离开了安全的农场，去到外面完全陌生的地方。它是主
动的，是因为原来的家庭无法接纳它，它要去寻找能够接纳自
我的新家。当它再度被接纳时，它的冒险也就终结。丑小鸭
变成了白天鹅，在天鹅群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位置。因此，丑
小鸭的冒险是另外一种回家的表现，而这个“回家”是去寻找
能够接纳自我的群体或者家人。张国龙的儿童小说《老林深
处的铁桥》中主人公铁桥主动离开家乡去往遥远的福建，又流
落到北方的黑砖窑中，最后回到家乡。这充满辛酸和血泪的
路途起源于铁桥要寻找“稳固”的家庭结构。铁桥的家中，父

母外出打工一去不回、音讯全无，只剩下爷爷奶奶和铁桥、妹
妹。经济、家庭重担和老幼的结构让这个家庭无法支撑。铁
桥无法在现有的家庭结构中获得稳定，因此必须外出将能够
稳定家庭结构的父母找回来。汪玥含的儿童小说《乍放的玫
瑰》中，少女彭漾离开家庭去云南。这是因为她得知现在的父
母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原有的家庭结构中，彭漾找不到
自己存在的位置，自己因为父母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是幻影。
所以，她必须要离开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才能够获得新的
自我认知。

因此，在大部分儿童文学叙事中，无论是被动离家还是主
动离家，都直接表现了儿童对于家的诉求而非仅仅是冒险、旅
行、脱离日常生活的刺激感。

其次，远行后归家意味着儿童成长中问题的解决。家在此
时就具有了成长的标志性意义。在家庭中，儿童总是被父母庇
护着，很难获得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无法真正完成成
长。他们需要到家以外的地方，通过审视自我与合作来勇敢面
对生活。刘易斯的《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展现了孩子们离开暂
居的家进入纳尼亚世界后各自获得的优秀品质。尤其是爱德
蒙，在经历了贪吃、欲望带来的厄运后，成长为一个正直、勇敢
的男孩。最终，他回到了代表家的大房子，完成了成长。除此
之外，家庭及其构成的人际关系（包括父母）也可能会给孩子的
成长带来困惑、疑问，成为束缚儿童成长的地方，但家同时又是
儿童赖以生存的地方。因此，儿童必须暂时离开家，在脱离常
规结构的空间中解决自我与父母为代表的成年人意志的冲突，
才能获得成长。这种解决冲突的形式往往是儿童在陌生的空
间中理解了父母的意志，变得成熟起来。殷健灵的儿童小说
《家的路》中的少女丹露因为生病总被困在家里，和妈妈冲突不
断。当她得到机会走出家门去秋枫公寓做家教时，面对做家教
家庭的相处模式以及回家路上勾起的和妈妈在一起的回忆，让
她彻底理解了妈妈。最后，她走上了回家的路，看到了天放晴
的方向正是家的方向。在这次看上去走得不远的路途中，丹露
摆脱了固守的家庭空间，在陌生的家庭空间和路途中，她逐渐
去理解母亲，最后以“家的方向”作为放晴的方向，表现丹露对
母亲的理解和成长。封文慧的儿童小说《故事之王》中小学生
江晓鲤同样不理解父母，不懂为何自己总是被孤独地丢在家
里，不懂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总不被父母重视。但当她离开家进
入幻想的游戏空间时，她通过解决人物李白的人际问题逐渐意
识到，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也许一方面在于自己封闭。故事最
后，江晓鲤逃脱了困住她的游戏空间，回到了家中，重新开心地
拥抱了父母。无论是丹露还是江晓鲤，都表现了儿童成长中归
家意味着的对家所代表的父母的复杂感情和儿童的成熟——
对成人及其生活的理解。

最后，远行后回归不同的家也体现出不同层次儿童文学的
书写特点和心理期待。“远行—归家”的叙事中，有的是回到了

原来的家庭，如同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中所
讨论的，但有的则是进入了新的家。通过观察儿童文学作品发
现，远行后回到原来的家和回到新建立的家庭意味着不同层次
的儿童文学书写特点和心理期待。在少年文学中，不少主人公
在离开家后回到的是新建立的家庭，例如戴安娜·韦恩·琼斯
《魔法师哈威尔与火之恶魔》。苏菲是一个固守在家庭中的女
孩，因为被女巫变成老年人不得不外出流浪，进入到哈威尔的
移动城堡。当苏菲主动表达爱意并鼓励哈威尔勇敢面对自己
的恐惧时，他们解决了危机并在移动城堡上建立了新家。苏菲
不再回到以前眷念的帽子店之家，而是和新的家庭人物一起构
建了新的可能。这其实隐含着：青少年的离家和成长往往是脱
离原生家庭进入广阔的社会中，他们依旧渴望安全、稳定和温
暖，但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依靠自己和同伴去建立新的家庭。渐
渐长大后的子女对父母渐弱的依赖关系也体现在了儿童文学
的叙事中。而在童年文学或者幼年文学中，离开家庭远行的主
人公往往会回到原来的家庭。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还太
小，还需要依靠父母来获得安全感，需要熟悉的原有家庭的心
理抚慰。如叶广芩的儿童小说“耗子丫丫”系列，丫丫无论是去
颐和园老三那儿还是去南营房的姥姥家，最终都要回到自己在
胡同里有爸妈的家。抹布大王的绘本《九百九十九只小鸡挤呀
挤》中小鸡们一出生就迫不及待跳出蛋壳看看外面的世界。但
当母鸡一呼唤，无论多远，它们都会跑回蛋壳中。年幼的儿童
也许想要跑出去上天入地自由玩闹一番，但他们累了的时候，
心里期待的依旧是回到父母的怀中。

因此，儿童文学远行叙事的典型情节中关于家的不同诉
求，既是同一模式下不同精神、主题表达的差异，又是一种儿童
从现实到文学虚构中对熟悉的家庭空间和陌生的远行空间的
双重渴望，在平衡中逐渐贴近儿童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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